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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化会影响个体的认知，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群往往会因为社会、地理等因素拥有不同的认知习惯。错

误记忆是指人们会回忆或再认那些没有出现过的事件，或者对所经历过事件的错误回忆。在全球化趋势

越发明显的情况下，探究文化对错误记忆的影响既可以有效减少在跨文化交际中的误解，也能对错误记

忆的产生机制有进一步理解。作为认知心理学基础的实验法对人类的认识过程进行模型建构有着极为重

要的作用。文章列举了通过实验法求得的关于错误记忆中跨文化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以及未来能够进一步

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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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lture can affect individual cognition, and people from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often have 
different cognitive habits due to social and geographical factors. False memory refers to people’s 
recall or recognition of events that have not occurred, or the erroneous recall of events that have 
been experienced. In the context of increasing globalization, exploring the influence of culture on 
false memory can not only effectively reduce misunderstandings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but als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mechanism of false memory. As the foundation of cognitive psy-
chology, experimental methods play an extremely important role in modeling human cognitive 
processes. This article lists the results obtained through experimental methods in cross-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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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false memory, as well as directions for further research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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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记忆是指个体对于所经历过事物的编码、保持及再现。当个体进行回忆时，记忆出现的方式并不是

复现，即完全重现事件发生时的场景，而是重构，即按照个体脑海中的场景进行重新构建。事实上，回

忆时依赖于从各种特征中构建记忆，如视觉细节、声音、上下文元素和事件中涉及的人和地点的语义信

息[1]。正是因为个体在进行回忆时会受到除回忆靶目标之外的其他过去经验的影响，所以错误记忆(false 
memory)才会产生。错误记忆是指个体错误地再认或回忆起来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或者对细节或来源

的记忆不符合真实情况的记忆。错误记忆对于人的影响无处不在，小到日常生活中人们在交流时因错误

记忆而产生的误解或矛盾，大到法庭上一个人的生死取决于证人的证词是否准确或是由于不能准确回忆

吃药的情况而导致病人的病情恶化。在司法领域，目击者证词对审判也起着重要作用，而目击者证词主

要来源于目击者记忆。目击记忆是无意识记忆的一种，是目击者在事发前不带任何预设目的，且未运用

任何识记方法对事件过程的识记，虽然属于无意识记忆，但目击记忆受到事件和目击者本人的影响，仍

表现出一定的选择性，如果此时产生错误记忆，则将带来非常可怕的社会效应，冤枉好人，放过坏人，

破坏社会公平性。过往关于错误记忆的研究有很多，有研究错误记忆与前摄抑制(proactive interference)
的关系的，发现存在前摄抑制的实验组的错误记忆率会比控制组更低，提出错误记忆的产生可能是因为

采用了启发式策略，而存在前摄抑制后，被试会降低对启发式策略的依赖度，转而从原来的线索入手，

因此错误率更低[2]；也有研究错误记忆的各种影响因素的，比如有研究发现药物对错误记忆的产生会有

影响：大麻使用会影响人的记忆能力，使得大麻使用组在回忆时，在不确定情景下做的决定更加随意化

[3]；疾病对错误记忆的产生会有影响：精神分裂症患者在错误记忆实验中对于漏报和虚报有较高的自信

度，而对于击中的自信度较低[4]；认知能力对错误记忆的产生会有影响：当认知能力水平较低的被试暴

露于负面信息时，即使在得知这些信息不正确后，也会对他们的社会印象产生持续的负面影响。而认知

能力较高的被试对目标的最终评估在实验条件和对照条件之间没有显著差异[5]。尽管对于错误记忆的研

究已经有很多了，但是从文化角度对其进行考察的还较少，国内的研究尤其如此。 
认知心理学以实验法为其方法论基础，着力对人类的认识过程进行模型建构。然而心理学范式的特

点注定了无法在实验室中既得到可靠的结果，又能将结果实际进行推广，即兼顾生态效度和内部效度。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日益增多，关系愈发紧密，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越来越

明显，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倾向。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个体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能产生什么

样的错误记忆在这样的背景中就显得尤为重要。 

2. 认知心理学的实验范式和模型建构 

现代认知心理学的创始人奈塞尔认为，人们无法直接、即时地接触客观真实世界及其属性，人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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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一切知识或经验都是通过大脑认知系统这个中介而获得的。由此，认知心理学家们需要着重研究

这样一些问题：一个人的行为和经验是如何通过其认知系统产生的？认知系统的内在工作机制是怎样的？

人是怎样注意并获取信息的？信息在头脑中又是怎样储存和加工的？既然认知是一种对输入信息的加工

处理过程，即信息从输入到输出，中间经过复杂的加工，包括转换、简约、精加工、储存、恢复和应用

等等，那么又应该怎样来研究这些过程呢？奈塞尔主张，在控制的实验室情境中让被试完成以字母、数

字、图形等为刺激材料的特殊认知作业，通过测量其相应的反应时或正确率来间接考察被试的内部心理

操作过程[6]。在奈塞尔看来，在严格控制的条件下进行实验，并根据实验结果构建认知的信息加工模型，

就可以揭示认知现象的本质和认知的内部加工机制。 
实际上，奈塞尔本人在完成《认知心理学》后不久就对这种信息加工研究产生了疑虑。当时的认知

心理学研究者们按照这种研究范式竞相开展心理模型的构建，从而导致太多相互冲突的模型，每一个模

型都有着严格的实验设计和实验过程，很难说哪一个是正确的哪一个是错误的。认知心理学家们过分地

钟情于模型建构和实验测试，而所建构出来的那些信息加工模型却并不像奈塞尔当初构想的那样，是一

种极为有效的认知研究策略。对此，奈塞尔充满了失望和厌恶。同时，由于对认知心理学研究脱离现实

的不满并受到吉布森知觉生态理论的影响，使奈塞尔最终转向了生态认知心理学。 
我国关于实验法的讨论最早也能追溯到上个世纪。有学者提出实验法研究的对象是经过抽象之后的

心理现象，与实际的心理现象不同，且实验设计过于简单，不存在现实意义[7]。今天，人们对于实验法

的研究也十分注重生态效度，这是一种趋势，也是更加有潜力的发展方向。但在考虑生态效度之前，实

验法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如排除额外变量影响，找到因果关系，作为现代心理学的积淀绝不应该被轻视

或丢弃。 

3. 错误记忆的跨文化研究 

早在一个世纪前，Bartlett 系统地记录了记忆重建的过程，他称之为重复地再造。他让在西方文化环

境下成长起来的剑桥大学学生朗读不熟悉的故事，如一个美国民间故事。然后，他反复测试他们对故事

的记忆，间隔时间从几分钟到几年不等。他观察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回忆故事的内容和风格变得越来

越符合英语文化的规范和期望的刻板印象。这些发现在当时非常具有开创性，它表明记忆是一个可变化

的，是一个解释，推断，和重建的过程，并且这个过程会受到文化的影响。文化是相对于政治、经济而

言的人类全部精神活动及其产品，它是人类种群中一切社会现象与内在精神的总和，会在很大程度上影

响人的价值观和经验。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成长的人往往会具有鲜明且不同的文化特征，如美国人比起中

国人来说普遍更加自信、外向，中国人比起美国人来说普遍更加注重集体、家庭观念。但这些文化差异

不仅出现在社会领域，也出现在认知领域，如在处理特定的信息方面。来自西方文化的个人往往更关注

于对象本身或自我相关的信息，而来自东方文化的人往往倾向于关注上下文细节，事物间的相似性，以

及群体相关的信息。例如，当要求被试描述动画中的水下场景时，美国人的描述关注场景中最显眼的鱼，

而日本人将更多的背景细节，如海藻和水的颜色，鱼与场景中其他元素的关系整合起来[8]。而记忆作为

认知中的重要一环，自然也难免受到文化的影响。Nisbett 等人在继续研究后发现，在测试背景发生改变

时，西方人对于物品本身的记忆不会改变，而东亚人的相关记忆则会受到损害[9]。 

3.1. 文化对于情绪体验的影响 

在 Bartlett 之后，很多的跨文化研究都证明文化在错误记忆产生的许多方面都会有影响。首先，情绪

体验的记忆会受到文化的影响。过去研究表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对于快乐的定义是不一样的，不同文

化背景下的人对自己幸福感做出判断的方式也非常不同[10]。具体一点来说，欧美人对幸福(happiness)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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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对应的是高度积极的词汇，而日本人对幸福的概念既对应积极的词汇，也对应消极的词汇[11]。这一

差异意味着东亚人对的幸福的定义和其他积极情绪之间的联系要比西方人更弱，而与消极情绪之间的联

系比西方人更强。而在情感体验的记忆被重建时，为了支持各自的文化信仰，可能就会出现西方人的记

忆更偏向于乐观的情况。Koo 等人通过实验发现长期处于高满足水平的欧洲裔美国人将幸福与其他积极

情绪的词汇联系程度更大，而这种关联在亚裔美国人中没有出现；在欧洲裔美国人中，长期快乐的人比

不快乐的人更频繁地表现出对快乐的错误记忆，但在对其他概念的错误记忆上长期快乐和不快乐的人差

异不明显[12]。可以看出亚裔美国人以及欧洲裔美国人由于受到不同原始文化的影响，即使处在同一个社

会环境下，对于情绪的体验仍然存在着差异，而这进一步导致了他们对于情绪体验的错误记忆的不同。

这一现象的发生或许是由于亚裔美国人对于生活满意度的判断不像欧洲裔一样取决与所经历的积极事件

是否多于消极事件，也有可能是因为亚裔生长的文化背景中包含着一种祸福相依的思想，认为积极事件

和消极事件不能代表绝对好坏，甚至在一定情况下可以相互转换。 

3.2. 文化对于认知方式的影响 

此外，文化也会影响人们在环境中解释和组织信息的方式，从而导致不同的错误记忆。由于信息处

理能力是有限的，因此个体在面对信息时会将某些细节和方面优先处理。这些被优先处理的事项，以及

采用策略进行加工时的认知过程，会被人们特定的文化视角所影响[13]。Schwartz 等人于 2014 年研究了

美国被试与土耳其被试在分类加工时错误记忆的差异情况，实验结果显示文化背景和错误类型交互作用

显著，即在单词对回忆任务中，美国人犯的分类错误明显多于土耳其人，而土耳其人比美国人犯的其他

列表单词错误要多得多[14]。这证明了之前的观点，美国人更习惯于使用分类来组织记忆信息或支持检索

策略，意味着美国人在记忆任务中使用类别进行组织的程度比土耳其人更大。还有一种解释是，在检索

时的猜测策略中出现了文化差异，因为比起美国被试，土耳其被试更倾向于跳过不确定的项目，即不做

反应。这可以理解为在西方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美国被试具有更高的自信程度，即使当对项目的记忆

不是很确定时仍然能相信自己的选择进而做出反应，而在融合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土耳其被试则自信

程度较低，选择跳过。无论是何种解释，都共同说明了在这项任务中，类别的显著性可能不会像限制美

国人那样限制土耳其人对类别的反应。绝大多数美国人犯了分类错误，而土耳其人的错误则倾向于分类

相关的单词或其他学习过但不相关的单词。这项研究表明，不同文化群体的不同加工偏好(比如类别加工)，
不仅会影响正确记忆，对错误记忆的产生也会产生显著的影响。除此之外，Otgaar 等人于 2021 年通过使

用物品–人名–背景改动的 DRM 范式对不同文化下个体错误记忆的形成进行了探究[15]。实验招募了来

自德国、荷兰等西方国家以及中国的被试，要求被试在图片刺激呈现之后对图片进行再认，再认时进一

步询问物品同人名及背景的绑定情况，最后发现欧洲被试对物品本身的记忆优于中国被试，而中国被试

在物品–背景绑定的记忆情况上优于欧洲被试；在错误记忆方面，欧洲被试对未呈现的诱饵图片产生更

多具备细节的虚假回忆，而中国参与者更有可能对诱饵图片产生虚假的熟悉感；此外，还发现了文化和

人物相关的交互作用，发现在图片和自身名字相匹配时，欧洲被试会产生更多的物品–背景错误匹配记

忆。研究证明不同的文化会使个体产生不同类型的错误记忆，对同一事件也能记住不同的方面。 

3.3. 文化对于社会归因的影响 

文化因素还会影响个体的社会归因。人们会有一种认知偏差，认为个体的人格特征应该对他们的行

为负责[16]。然而，这种偏见的程度在不同的文化中是不同的，而这反过来又会对记忆产生不同的影响。

在一项研究中，北美和日本的被试被要求记住与隐含或明确包含特征的行为描述配对的面孔[17]。在随后

的一项再认任务中，被试会看到面孔–特征配对，并被问及这些特征词是否出现在之前与这些面孔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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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描述中。当特征词与匹配的面孔配对时，尽管北美被试和日本被试都很容易错误地识别隐含的特

征，但北美人比日本人更容易做出这种特征推断。更有神经生理反应进一步支持了这些文化差异[18]。 

4. 错误记忆研究中的局限性及未来发展 

目前在实验的认知心理学内部，人们更加注重研究的生态学效度，这是一种健康的发展趋势。然而

在实际操作中，受制于实验法本身的各种约束，认知心理学的研究多为细节性的、琐碎的认知片断，少

有能够切中人的意识层面或生活层面的问题。这样一种心理学显然是令人不满的，因此，如认知科学一

样，心理学必须打破方法论壁垒，探索一条更符合其本性的研究道路。由上述研究也可知，虽然目前通

过实验法，错误记忆在跨文化领域已经取得了丰厚的成果，但是目前取得的结论绝大多只适用于实验室

当中，并没有真正地运用于现实场景下，这是由实验室中特殊的场景以及材料的特性所致。目前随着科

技的发展，实验法的运用应该越来越偏向于真实环境，实验的材料也应该越来越丰富多彩。这样才能让

心理学不仅仅是待在实验室中的一门科学，更能够成为为人类造福的一门科学。虽然目前人们对于错误

记忆的研究有了一定成果，但目前的成就是远远不够的，仍有许多未知领域等待探索。 
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究错误记忆的神经机制，以及如何通过训练和干预来减少错误记忆的影响。

此外，研究还可以将关注点放在文化因素对错误记忆的影响上，特别是如何理解和应对不同文化背景

下的错误记忆现象。首先，深入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错误记忆现象。随着全球化的加速，跨文化交

际变得越来越普遍，而错误记忆往往会导致误解和冲突。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究不同文化背

景下错误记忆的特点和影响因素，以及如何通过教育和训练来减少错误记忆的影响。其次，可以比较不

同文化背景下错误记忆的机制和原因。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群可能会有不同的认知习惯和思维方式，这

可能导致错误记忆的产生机制和原因也不同。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比较不同文化背景下错误记忆的实验

结果，深入探讨错误记忆的机制和原因，进一步理解文化对认知过程的影响。然后，关注文化因素对错

误记忆的影响。文化因素可能会影响人们对事件的感知、记忆和再认，从而导致错误记忆的产生。未来

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究文化因素如何影响错误记忆，以及如何通过调整文化因素来减少错误记忆的影响。

最后，探索错误记忆在跨文化交际中的应用。在跨文化交际中，错误记忆可能会导致误解和冲突。因此，

未来的研究可以探索如何利用错误记忆的知识来提高跨文化交际的效果，例如通过教育和训练来提高人

们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错误记忆现象的敏感性和应对能力。跨文化研究是探究错误记忆的一个重要方向，

未来的研究可以在多个方面进行深入探索，以更好地理解文化对认知过程的影响，并促进跨文化交流和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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